
第 ２７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未 来 传 播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连接与隔离的重奏：
泛媒体时代广播媒介的演进构思

袁筱华　 沈松华

摘　 要： 历史地看， 广播媒介的演变呈现出从公共服务到专业细分， 从个人与社会的公共连接到个人

与社会相对隔离的发展历程。 当前广播听众由传统平台向网络平台迁移加速， 在泛媒体格局下， 广播面对

着各种生产主体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其音频服务呈现出连接个体化、 收听场景化、 内容情感化的功能特

色， 进一步强化了对于听众的隔离效应， 以私人空间的个人化陪伴促进用户内在发展。 但另一方面， 这种

隔离背后是广播更加深刻的跨平台泛媒体全连接趋势。 连接和隔离成为广播媒介功能发挥的复合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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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网络音频的不断发展， 广播听众由传统平台向网络平台迁移加速。 尼尔森网联调查发

现， ２０１８ 年， 网络音频节目听众规模达到 ６􀆰 ６１ 亿， 接触率为 ４７􀆰 ５５％， 占网民规模的 ８２％。［１］广播的网

络收听方式升至 ９１％， 传统收听方式降至 ４１􀆰 ７％。［２］ 广播需要加快网络智慧转型， 重建与用户的连接。
必须指出的是， 媒介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而媒介的特性与定位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而

非固定不变。 菲德勒提出媒介形态变化的六大法则， 认为一切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
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以内共同生存共同演进， 新形式脱胎于旧形式， 新形式诞生后会持续影响每一种现

有形式的发展， 增加原先各种形式的主要特点， 而旧形式必须去不断适应进化。［３］ 广播的媒介融合也是

在一个旧系统和新系统交融的过程中发展， 既承接了广播媒介的原有特性， 又融合了网络媒体的主要

特征， 并与用户的心理认知互动， 而在不断变化的新的媒介形态中演进。 事实上， 广播已经历了多次

“新媒体” 的冲击： 录音的冲击、 调频的冲击、 电视的冲击。 它们使广播从直播走向录播， 从综合性走

向专业化、 格式化。 网络媒体的冲击下， 广播如何演变？ 如果我们从广播的历程与当前网络泛媒体的

发展态势中去分析，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 广播的发展由社会性媒介向个人性媒介演进， 从塑造个人与

社会的公共连接转向个人与社会的相对隔离， 而这种隔离在网络时代又以全连接为根基。

一、 广播媒介演进史： 从社会连接到人际隔离

（一） 广播演进： 从公共性到个人性

广播自诞生以来， 一直以连接世界、 塑造社会共同体为能。 １８３８ 年莫尔斯在为申请普及无线电通

讯的资助而写给议员的信中， 就已将这一媒体比喻为 “连接世界的神经系统” ［４］ 。 它第一次将遥远世界

中的人们聚集到同一个声音之下， 将他们的生活调整得与节目时间表一致， 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同

一个历史和现实体验里、 同一个道德情感之下， 重新确定他们作为个人和国家成员的定位。 在美国，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 广播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传播和锻造民族文化都起到中心作用”。［５］

不过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电视崛起后， 美国广播媒介发生了从广播到窄播的变革， 内容细分化， 收听

私人化， 从与社会的公共连接转变成为社群及个人服务， 强化了人际差异区隔。
１􀆰 广播内容从公共综合到专业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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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兴起后快速流行， 并于三四十年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１９３０ 年， 估计

有 ４０％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６］ 而到 ４０ 年代， 这一比例发展到 ８０％以上。［６］（９１） １９２６ 年， 以美国广播

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广播协作网建立起来， 向美国人民传递相同的信息。 １９２７ 年， 美国议会通过 《无线

电法》， “有利于公共利益、 便利和必需” 被确定为广播的原则。［６］（７２） 在英国， １９２６ 年 ＢＢＣ 进行改组，
成为一家公共服务性质的广播机构， 被要求以优质的内容提供普遍的服务， 成为英国社会的黏合剂和

促进民主政治的工具。 广播成为世界各种重大事件， 包括总统选举的主要战场。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它也成为煽动和动员的媒体。 人们提起广播， 就会想到罗斯福的 “炉边谈话”、 希特勒的 “狮子吼” 及

日本的天皇广播讲话。 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遍布城乡， 以同一个声音连接全国， 在建构党政喉

舌、 组织生产、 传播知识、 发扬文化等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然而随着二战之后新一代主流媒体———电视的大规模普及， 广播的风头很快被掩盖， 营业额严重

下滑， 不得不进行转型。 广播利用录音技术和音乐节目主持人 （ＤＪ） 的引入、 调频广播的频率猛增，
全面转向专业化、 类型化。 斯坦利·Ｊ·巴兰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五个特点： 地方性、 分散性、 专门性、
个人性和移动性。 地方性指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广播再也无力与电视争夺全国受众， 于是开始吸引地方听

众。 与之相应， 无线广播遍布美国各地， 几乎每一城镇， 有的只有几百居民， 都至少有一个电台。 很

多电台服务很多地区的分散性又导致了广播最重要的特征： 专门性， 类型化电台由此诞生。［７］ 类型化电

台 （Ｆｏｒｍａｔ Ｒａｄｉｏ）， 又被译为格式化、 个性化、 风格化电台， 是针对特定地域、 特定的人口学特征、 听

众的信息爱好， 编排播出内容定位、 风格特征专一的节目， 以广播频率为单位而不是以节目为单位树

立频率的整体形象。［８］ 由此， 广播开始从服务于广泛的大众转为服务于特定的小众。 “电台接受了自身

不再是黄金时间的娱乐的地位之后， 就自由地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内容。” ［５］（２９９）

中国的广播演进也大致遵循着从公共性到个人化的历程。 早期的广播都是综合性的调幅广播； ８０
年代末电视的崛起使广播电台走上专业化改革道路， 以 １９８６ 年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发端， 由 “综合

台” 向 “系列台” 体制转变。 但系列台并非严格的专业台概念， 而是稍有侧重的专业台。 世纪之交，
广播媒体的专业化改革逐渐向纵深推进。 ２００２ 年， 中央广播电台实施了 “频率专业化、 管理频率化”
的改革， 音乐之声成为内地第一家类型化的音乐电台， 实现了内容的格式化编排。 近年来国内广播电

台为适应车载收听潮流的需要， 纷纷走上类型化的道路， 追求频道的独立特色。 但大多数的类型化电

台改革并不彻底， 仍然具有小综合的特点， 细分严重不足。
２􀆰 广播收听私人化

从受众的广播接收来说， “初期的广播只能是集体在一起收听”。［４］（１４５） 这种集体性既包括家庭， 也

包括更广泛的人群。 二战后各种室外的有线广播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遍地开花， 收听广播成为

一种集体性仪式。 随着历史的变迁， 广播的位置也在不停变动， 从村头、 广场、 单位挪移到了家庭，
又从家庭挪移到个人身边， 成为单独收听的媒介。 斯坦利·Ｊ·巴兰指出的 “个人性” “移动性” 就是

指收听而言。 电视机取代了广播在家庭中的位置， “以前一家人围坐收音机旁一起收听广播， 现在自己

单独收听广播了”；［７］（１６２）内容也变成了个人喜欢的类型。 特别是随着 ４０ 年代末晶体管的发明、 车载收

音机的开发等技术的应用， 使收音机便携化， 从起居室里解放出来， 自由地渗入各个地方。 广播转向

人们在一天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个性化需求， 车载收听成为重要场景。
（二） 广播的功能效应： 从社会连接到人际隔离

广播的崛起是以其社会连接功能而显示其强大威力的。 无线电广播使传播真正具有了大众的特征。
当时有人赞叹： “一切孤立都被破坏了”。 在城市迅速变迁、 农村传统文化渐渐逝去的社会， “无线电使

相互连接变成可能， 它不是像电话那样为了加强家庭和亲友的社交， 而是为了与社会融为一体”。［９］ 但

是 ５０ 年代开始的转型使广播的内容小众化、 收听方式私人化， 广播不再主要是提供社会公共信息的媒

介， 而成为以 “提供服务、 娱乐和友情陪伴” ［５］（３０２） 为中心的媒介， 从与社会的公共融合转变为强调群

体、 个体的人际区隔。
首先， 广播内容服务的小众化造成人际隔离。 有学者描述类型化改革后的美国广播： “仅在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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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广播还是提供标准的、 咫尺天涯般公事公办的声音， 现在它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对待专业化的听

众。” ［５］（３００）据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美国拥有 １４ ９５２ 个广播电台、 ８３８ 家低功率调频广播。［７］（１４６）广播的功能与

效应不再是构建全国的远距离信息网络， 不再是制造社会共意； 相反， 它为小众的、 社区的、 个人的

差异化兴趣服务， 制造与强化群体与群体之间、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别。
其次， 广播收听方式私人化形成私人空间营造。 广播陪伴的背景化功能使广播成为创造现实隔离

的一种很好的媒介。 麦克卢汉认为这显示的是 “收音机使人深刻介入的力量” “儿童做作业时听收音

机， 许多人在拥挤的场合听收音机， 以便给自己提供一块小天地。” ［１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身听式的播放

机开始流行， 更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争议， 因为它 “通过将传统上被认为私人的活动———私下

收听———带入公共场所， 随声听打乱了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的界线”。 以至于有人认为 “随身听是 ‘企
业文化’ 的 ‘不顾别人、 不合群、 个性化倾向’ 的终极消费商品———一种让个人可以随意 ‘关掉’ 社

会并专注于自己享乐的技术产品”。［１１］ “关掉” 这一词语非常形象地呈现了收听私人化所带来的社会隔

离效应。 在现代繁忙喧嚣的都市网络里， 收听移动化扩充了私人的领地， 使公共空间可以被隔离还原

为移动的私人空间， 不必每时每刻受到公共的挤压。 今天， 这一终端从收音机、 随身听变成了手机。

二、 强化隔离效应： 泛媒体时代广播媒介的发展态势

在当代中国， 广播的身份一直是社会公共媒介， 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资讯、 社会文化， 提供社区公

共服务。 它在地方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凝聚本地民众的重要作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广播媒介依然

是应急社会服务、 形成共同体意识和社群凝聚力的重要媒介。
不过，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发展， 广播媒体逐渐呈现网络音频化。 在泛媒体市场中， 广播媒体面临

越来越剧烈的产品竞争， 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以新闻与交通资讯为例， “移动互联网为传统广播带来的

冲击也在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得以显现， 传统广播的 ‘杀手锏’ ———短平快的新闻资讯、 交通资讯已经逐步

被各种个性化、 数字化、 精准化、 预测性的导航客户端以及 ‘今日头条’ 等新闻资讯客户端所取代，
广播在车载人群中的媒体接触率下滑了 ６􀆰 ２ 个百分点。” ［１２］ 如今， 汽车智能化已经走在路上， 网络音频

也将对车载群体这块广播的最大自留地造成严重冲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下， 广播的发展必然要

走上将自身媒介优势与网络媒体特色相结合、 以用户需求为依归、 进一步细分定位的道路。 移动互联

时代， 传统媒体环境下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已变为主动获取和生产内容的用户， 人际连接、 物际连接

将越来越泛化， 传播越来越全媒体化、 智能化。 网络时代的广播音频服务业将突出连接个体化促进广

播细分、 收听场景化提供个体意义陪伴、 内容情感化治疗个体情绪心理等功能特色， 进一步强化连接

中的隔离效应。
（一） 连接个体化： 促进广播媒体细分与播客发展

网络的连接是以个体为中心的，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现实需求而寻找特定的信息。 人

们对内容的追求越来越呈现差异化、 个体化的特征。 网络智能化的发展使网络媒体能够根据用户画像、
针对用户的个性需求而实现个性化精准推荐。 网络平台的广播媒体被破除了地域分割， 在全国性音频

市场中， 必须加强自身特色， 继续推进类型化细分， 形成品牌区隔， 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而

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广播媒体的社群与个体区隔。
以音乐电台为例。 根据 Ａｒｂｉｔｒｏｎ 的调查报告， 美国有 ２０ 多种广播电台， 其中音乐电台有十几种，

类型化音乐广播最受听众欢迎。 它们将听众进行细致分类， 每个频率都有明确定位， 几乎涵盖所有音

乐风格。［１３］而中国的情况则很不一样。 目前车载收听为主的场景使国内绝大多数音乐电台都聚焦于 ２５－
４５ 岁之间的私家车主、 中产阶级、 职场白领、 精英人士， 这样的分众定位使众多广播电台之间只存在

专业功能区分而缺乏风格区分。 尤其在当下众多音乐电台实现类型化改革之后， 因为地域区隔自成一

统， 定位往往趋同， 以经典流行音乐为主要风格， 对听众的细分和对音乐类型的细分都比较粗放， 听

众听到的总是在共同经验之内的排在各大音乐平台前列的那些年代歌。 在电波时代， 由于受到体制局

限， 广播频率有限， 无法真正细化； 而网络平台 “生产无限、 传输无限、 消费无限”， 线下无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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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细分改革将在网络平台得以实现。
广播的缺点是： 线性传播， 选择性差； 信号转瞬即逝， 不易保存和记忆； 注意力不易集中。 音频的

直播构成了音频流， 也就是时间流。 在现代世界， 霸权的、 支配性的时间是一种机械时钟时间， 它是

一个与现代性时期相对应的概念。 现代工业化时间控制的文化中， 工作被系统化为被控制的单元， 以

周、 天、 小时、 分、 秒来衡量。 广播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与工业文明丝丝入扣， 其时间版面是与钟表

时间相一致的。 每天 ６ 点半， 你在早新闻广播里醒来出门， 在早高峰的实时报道中出门； 晚上 １０ 点半，
你在音乐声或者夜听声中入睡。 电子媒介的媒介时间安排了每个听众的一天工作与闲暇， 每个人都与

他人、 与社会同步生活。 然而在信息网络社会， 现代性开始流动， 数字技术和移动技术的使用导致时

间 “软化”， 更像海绵一样不固定。［１４］人们的生活变得碎片化， 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抽取自己想

要的内容。 传统广播和电视的困境即在于此， 它的机械固定的媒介时间表所反映的文化观念已经与当

下社会扦格难通。
让用户随时点播的网络音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声音市场的宠儿， 国内外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国

外的播客经过十多年发展， 近年来热度大幅提升。 ２０１９ 年， ５１％的美国受调查人群表示听过播客， 而

在一个月内收听过播客的用户占到 ３２％， 比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６％有所提升， 更是远远高于 ２００８ 年的 ９％。［１５］

英国数据与营销协会 （ＤＭＡ） 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３７％的英国人每个月都会收听播客； 在 １６—２９ 岁

的男性群体中， 收听比例上升到 ６７％； 在收入超过 ７􀆰 ５ 万英镑的家庭中， 这一比例上升到 ５４％。 此外，
１６—３４ 岁的年轻群体是播客的高频使用者， １４％的英国年轻人每天听， ２９％的年轻人一周收听几次。［１６］

国内的网络音频叫法不同， 但已经呈现红海局面， 由数量转向质量。 广播媒介需要凭借专业的主播和

丰富的资源， 建设精品的播客产品矩阵， 实现个人化智能推荐和品牌化运营。
当前广播界在打造平台产品方面主要是将直播流中的相对独立的节目内容转移到网络平台。 这种

大挪移只能是初步的网络化。 未来广播必须从新媒体平台自身要求出发， 迎合用户心理期待， 在数据

调研的基础上， 精心制作垂直品类的播客 （节目） 矩阵， 深耕特色领域， 并实现平台数据化。 如此才

能提供更加细类的区隔化服务， 真正实现用户随时随地个性化点播和平台个性化智能推荐。
（二） 收听场景化： 提供个性意义陪伴

在电视时代， 广播的收听就具有移动化、 场景化特点。 而在移动互联时代， 这一特征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 莱文森指出， 广播 “幸存” 下来的原因是它满足了人已有的一个传播模式： 专注地听、 偷听或

无意识地听。［１７］广播虽然有种种局限， 但广播赖以生存的特点也正在于 “只听不看”， 能够解放双手和

双眼， 能够充当伴随性媒介、 背景媒介。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２０１８ 年， 用户在运动、 开车、 家务、 上

下班通勤时最常收听音频。［１８］显然， 这四种场景均属于伴随性场景。
声音媒介的重要功能就是作为陪伴和背景。 人在使用视觉媒介时， 依然会受到其他事物的干扰， 不

停地被打断。 声音媒介则不同， 它提供的是一个充满空间的场景， 主体在这个场景中被它包围， 形成

了事实上的隔离。 在公共交通工具中， 戴上耳机可以隔离一切嘈杂； 在家里， 打开广播可以屏蔽消息

通知。 声音媒介给主体塑造了个人化的心愿的声景。 听觉的神秘性、 社群感反而构成了个人独处的场

景， 精神仿佛与遥远的某个地方、 某些情绪相联系、 相呼应， 孤独感被排遣， 得到放松和满足。 在这

个被隔离的个人时空场景中， 内容提供也应该是极度个性化的， 满足个体场景需要的。 传统广播只能

提供公共信息服务， 但网络平台的大数据和智能化提供了这种实现的可能性。 通过算法智能推荐和个

体抓取， 可以赋予音频以符合特定个体和特定场景氛围的主题意义， 而不是一堆随意的口水话和排名

前 ４０ 的流行歌。 带有个人场景意义的伴随才能使用户有额外的获得感， 得到更好的心灵休憩。
（三） 内容情感化： 治疗个体情绪心理

音频媒介与其他媒介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情感性。 声音的本质是振动， 是节奏。 而这种振动和节奏又

是人的身心天然具备的现象。 因此声音能够干扰我们的身体， 使两者产生共鸣， 导致心率加快或血液

舒缓、 精神紧张或情绪释放。 声音对人体身心的调节作用， 使广播显现情感性和陪伴性的特点。
这种情感陪伴一方面与伴随性一起发挥作用， 即广播作为背景消解、 改造工作或劳动中的枯燥、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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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无聊等不愉快的一面， 促进身心愉快； 更重要的是广播节目有强大的排解困扰、 安抚情绪、 调节

身心的功能。 当代社会节奏加快， 社会矛盾堆积， 社会焦虑严重， 各种心理疾病泛滥， 又缺少合适的

疏通管道。 据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 披露， 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 ２􀆰 １％， 焦虑障碍患

病率达 ４􀆰 ９８％。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 ５８１ 万人。［１９］ 广播可以从情感

出发， 以相对私密的方式对话， 发挥精神心理治疗的积极功能。 孟建引用 Ｍ􀆰 Ｅｓｓｌｉｎ 的观点指出， 广播

具有 “内视” 功能， 这种功能在听众个体的心灵内部展开。 “广播善于利用声音刺激听众的视觉想象

力， 激发听众独一无二的内视能力， 导入深层的情感记忆中， 去检验或内省。” ［２０］当下各类夜听、 夜读、
夜聊节目大受欢迎， 虽然很多有廉价鸡汤之嫌， 但主持人温柔的声音、 善解人意的话语使劳累不堪的

听众沉下心来， 排遣孤独， 挥去忧愁， 乃至清理回忆、 思考人生、 放下困惑、 看到希望、 整顿心绪、
安然入眠。 广播媒体的情感心理类节目源远流长， 它是不见面的媒体， 有利于保护用户隐私。 在网络

平台下， 随着用户隐私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媒体与用户的互动网络更加丰富， 媒体心理治疗也将更

加具有个体针对性， 更有实际效果。

三、 隔离背后的全连接： 媒介化生存视野下的未来广播

不过， 当我们思考广播细分化、 个体化、 情感化构建的隔离特性时，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 这种隔离

的背后是以用户与广播的更多样的连接为前提的， 它是用新的连接代替了传统连接。 广播正在从单一

媒体走向全媒体， 从单一连接走向跨平台泛媒体的全连接。
媒介是社会连接的中介， 是个体与社会交流互动的触手工具。 媒介又不只是中介， 而是深度嵌入社

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个体的生存已经变成了媒介化社会中的媒介化生存。 舒尔茨将媒介改变

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 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沟通能力； 其次， 媒介替代了先

前面对面的社交活动； 其三， 媒介带来了活动的融合； 最后， 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不得不调整他们的行

为以适应媒介的评估、 形式与惯例。［２１］媒介极大地延伸扩充了人类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促进了广泛

的社会连接； 同时， 人们也在各种媒介逻辑下承受连接的重负。 一方面是作为社会自我的个体如何更

好地连接社会、 发展自我、 维护共同体， 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自我的个体如何从广泛的媒介编织的社

会关系中解脱出来， 从共同体的信息和情绪压力中解脱出来， 与社会相对隔离， 实现个体的需求满足、
心灵安定。 广播媒体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矛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连接和隔离， 成为广播对于用户的

功能重奏。
（一） 广播的全连接构建

现代国家对公共空间的追求， 在地理上表现为城市的扩张， 在传播上表现为大众媒体塑造的社会

广泛连接。 传统广播电视一对多大面积撒播的形式构筑了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共同情感， 促进了现代

国家的共同体形成。 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的单向传播造成了语言的同一化， 使人变成 “单向度的人”，
个体的差异被忽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 尊重个体差异， 满足个体需求， 必然使广播重视市场区隔，
实现媒体细分， 群体与个体间的差异被凸显出来， 从文化的和现实的公共空间挤压中隔离出来， 形成

对个体需求的满足。 广播的专业化细分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加强。
不过， 广播媒体的小众化、 区隔化等隔离效应的发挥又会导致个体的社会交往圈层化、 封闭化。 一

方面造成信息茧房、 回音壁等不良效应， 另一方面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等圈层群体对个体的挤压。 而信

息的全媒体传播、 用户的泛媒体连接有利于解除这样一种圈层封闭和压力。
移动互联的泛媒体时代， 社会的普遍媒介化使社会的交往都由媒介网络来管理。 传统媒体的传统

连接手段纷纷失效， 在向网络平台转移的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努力走向全媒体： 全程媒体、 全息媒体、
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 形成信息无处不在、 无所不及、 无人不用的新态势。 广播媒体的生存发展依托

于它能否以及如何扮演这样的角色， 能否构建广播与用户以及广播作为媒介的用户之间的有效连接；
而这种连接必然以跨平台泛媒体的全连接为依归。 如今， 经过多年媒体融合改革， 大多数广播媒介都

构筑了 “广播直播流＋两微＋商业音频平台＋抖音短视频＋自建客户端” 的多平台立体传播矩阵， 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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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外又结合文字、 图片与视频等形成多媒体融合内容， 以用户全天从晨起到入眠的全场景应用为目

标， 通过全媒体连接实现长期陪伴， 实现广播的有效媒介融合与连接重塑。 而在即将到来的 ５Ｇ 时代，
智能语音将日益深入人类生活， 声音成为人们与媒体乃至万物进行连接的通路。 广播媒体将会在更加

广泛的全场景下连接用户， 满足用户更多元化的需求。
（二） 连接重负与隔离效应

玛丽·吉科指出： “持续的可用性和持续的连接让数字技术用户觉得自己存在于与他人相连的环境

中……一个永远在线、 永远连接的 ２４ ／ ７ 全天候文化已经到来， 并已经成为现代技术———社会生活的标

志。” ［１４］（１７５）媒介在理论上可以减轻使用者社会关系的负担， 并允许对信息交换实施更大程度的控

制；［２１］（３３）但另一方面， 在当代社会的泛媒介化、 社交化环境下， 使用者越来越呈现出被负担、 被控制的

负面作用。 过于依赖连接， 一旦断开网络， 就会感到焦虑、 失落与不安。 彭兰从互联网的连接法则出

发， 提出连接与反连接的问题： “人们也在面临着过度连接的重负， 例如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 圈

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割裂、 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 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 对

‘外存’ 的过度依赖等”。 她提出， 适度的反连接或许将成为互联网的一种新法则。 “反连接并不是无条

件切断所有连接、 封闭个体， 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下断开那些可能对个体产生过分压力与负担的连接链

条， 使个体恢复必要的私人空间、 时间与个人自由， 所以它更多地是个体的一种情境性需要， 而非一

致性行动。” ［２２］

彭兰的 “反连接” 概念无疑具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 但也切中当下人们的生存难题。 以此观照广

播的未来发展， 一方面广播必须加快向网络平台的迁移， 在全媒体连接中显示自身的存在， 以多样性

的连接去迎合不同的受众需求； 另一方面， 它应该发挥声音媒体的优势， 发挥其隔离效应的一面， 进

一步强化为个人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特色， 更加关心人的内在发展， 强化对个体意义价值的彰显。 在此

演进逻辑下， 广播发展在未来还需要突出以下方面：
首先， 轻内容。 网络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一打开媒体， 庞大的信息流就扑面而来， 各种新

闻资讯、 意见评论、 广告推文、 商业信息纷繁杂扰， 图片影像满目皆是， 各种视觉感官刺激令人目眩

神摇、 无所适从。 广播作为声音媒体， 其特色就在于内容的纯净化， 只有声音而没有画面。 同时， 与

文字、 图像相比， 同时间段的声音所包含的信息量要少得多。 相对不够 “经济”， 是它在与其他资讯客

户端较量中败下阵来的重要原因； 但人们选择通过广播来接收信息， 主要是借助它在伴随性场景中的

陪伴优势。 信息密度小既是相对劣势， 同时也是相对优势， 应该以相对简明的内容、 轻松的话题来吸

引听众， 使用户不必面对信息的轰炸而产生社会焦虑， 能够在听广播时保持情绪的舒缓和心境的平和，
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

其次， 轻社交。 在社交媒体时代， 广泛的社交互动对用户形成了强大的连接压力。 彭兰指出： “虽
然从情感沟通、 社会支持、 社会资本等角度看， 强关系、 强互动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回报， 但过多

的强关系线索、 过于频繁的互动， 又容易人们产生倦怠， 甚至某些时候让人 ‘窒息’。” ［２２］ 广播在向网

络音频产业转型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借助网络平台加强与用户的交流互动， 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弱连

接、 轻社交的特点， 特别是要重视保护用户的匿名权、 隐私权 （广播与用户的连接很多方面都会涉及

个人隐私）。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广播与用户互动交流的质量。
其三， 强化内在服务。 大卫·里斯曼提出， 当代人的性格特征是他人导向的。 “他们均把同龄人视

为个人导向的来源， 这些同龄人无论是自己直接认识的或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间接认识的。 他人导向

性格的人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 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

不变。” ［２３］在当下社交互联时代， 这种他人导向就更加严重， 人们在网络上表演经过他人审查的自我，
在圈层文化和粉丝经济中迷失自我。 越是如此， 人们的内在心理问题就会越发凸显。 在这方面， 声音

媒介优势独具。 沃尔特·翁指出， 声音媒介的重要特征是内在性。 声音的特征形成一个整合、 集中和

内化的体系。 他说： “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 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声音却汹涌地进入听者的

身体。 ……声音同时从四面八方向我传来。 我处在这个声觉世界的中心， 它把我包裹起来， 使我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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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和存在的核心。 声音有一个构建中心的效应。” ［２４］ 广播媒介将善用其作为声音媒介的特性， 提供各

种音乐、 朗读、 谈话、 咨询、 夜聊等内容， 使人们暂时与纷繁的外在世界隔离， 在构建以自我为中心

的私人空间里静下来、 慢下来， 反思自我， 治疗内心。
当然， 从本质上说， 广播对用户的陪伴性连接仍然构成用户连接重负中的一环。 帕特里斯·费里奇

在世纪之交评价第一代移动媒体时指出： “２１ 世纪的随身听使用者仍然是单独的， 他不与行人沟通但却

与一些第三者沟通。 人们目睹了两种社交活动的重叠： 一种是直接的社交 （经常处于萎缩状态）， 另一

种是通过媒介的社交。” ［９］（２８９）广播以便携式收音机的形式第一个将私人空间带入公共领域， 形成了对面

不交流而与远方交流的尴尬局面。 这在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时代已经泛滥成灾。 广播媒体应该对此有

所警醒， 并利用传统媒体的线下优势， 重点发展线下社交， 使人们从线上的虚拟世界返回到线下， 重

建生活的真实感。
总之， 以广播为代表的声音媒介， 一方面走向全媒体连接，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适度的隔离效应，

进一步提供个人化服务。 广播的细分和个性化将提供更加符合用户个体需求的内容服务； 广播可以作

为陪伴媒介， 在任何地方给个体隔离出一片个人的私密空间； 可以作为情感媒介， 释放倦怠、 促进反

思； 可以作为治疗媒介， 聆听个人的声音， 为个人情绪心理进行疏导寄托……在泛媒体时代， 广播要

善于平衡利用连接与隔离两个矛盾统一的功能， 满足用户的心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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